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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广德

多年来，写歌词一直是我的一
大爱好。去年一年，我的歌词创作
也可谓收获满满：4月24日中央电
视台 11 套 《过把瘾》 栏目，播放
了我作词的《香香小梅花》少儿越
剧节目；2016 年第 4 期 《上海歌
词》，刊登了我的 6 首歌词新作。
这一年里，我的 2首歌词上了 《词
刊》，45首歌词上了省、市级音乐
文学杂志。

写歌词难在找到好题材。我尝
试着从报纸新闻里寻找素材，让

“新闻入词”。杭州最美司机吴斌，
奋勇夺刀的宁波青年民警段晓鹏，
街头紧急救人的 4位姑娘等，都是
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新闻，几经阅读
思考，写就了 《平民英雄》《夺刀
英雄》《最美四姑娘》 的歌词，以
歌声点赞新时代见义勇为、助人为
乐的新人。从最美四姑娘的感人事
迹里，我又连续写了 《将你扶起》

《爱能萍水相逢》，既画出了“一个
老人/跌倒在地/苦苦呻吟/命在旦
夕/哦/多少人伸出温暖的手/将你
轻轻地扶起——将你扶起/人命关

天穿心肺/将你扶起/同一血脉情相
依/扶起了春天/扶起了美丽/扶起
了梦里花开/天蓝水碧……”的一
幅画；又抒发了“水淡淡/情浓
浓/流星闪/映天穹/有一种感慨真
美 丽/人 间 充 满 爱/爱 能 萍 水 相
逢”的一首诗。以文化人，以歌
励志，既教育了自己，又歌颂了
人间好人。

从新闻里找题材，可以写人也
可写事。我曾在《宣传半月刊》中
读到一篇“小板凳越坐越近”的文
章，反映余姚谢家路文明村的干
部，坐在小板凳上与百姓聊天、宣
讲的故事，这种拉近村干部与村民
距离的工作作风，令我感动，灵感
来了，很快写出了歌词 《小板凳，
越坐越亲近》，被 《花港词刊》 录
用。

通过写歌词，我结识了不少老
师和朋友。上海著名作曲家珊卡为
我的歌词集 《渔舟唱晚》 题诗：

“老叟自有词中乐，管它风雨和坎
坷，平生只为一件事，和谐人间
唱新歌。”非常契合我的形象和心
情，每当写歌遇到挫折时，想起
这首小诗，就身临大海了。著名

词作家钱建隆老师为书题词：“海
定波宁的时候，听你渔舟唱晚”，
多么含蓄，又多么亲切。

有一回，我把女儿为妈妈过生
日，奉上一副玉镯的事，写了一首

《妈妈的玉镯》，《词刊》 原主编虞
文琴老师看了这个作品后，在短信
回复：您的作品容纳的东西太多，
是否可以精炼一些，要能忍痛割
爱。我认为其题材适宜写写小篇幅
的散文，不宜写歌词。老师的谆
谆教导，使我渐渐地琢磨出，写
歌词在选材上，要能引起大家的
共鸣，在手法上，要少承载，多
抒情。《花港词刊》 副主编应忆航
老师，赠我写歌词的四句话：“构
思时要往大处看，立意上往深里
想，视角上向巧里去，语言上从
浅里出。”真可谓听君一席话，胜
读十年书。

我有个习惯，写好歌词作品
后，喜欢给大家看，在七嘴八舌
中 ， 听 取 修 改 的 意 见 。 2015 年
秋，我将为家乡写的三首村歌，发
给老同事、词友吴百星老师看，吴
老师即刻回复：“村歌飞田头，老
汉乐悠悠，一曲又一曲，胜过绍兴

酒。”我呢，也立马回复：“老来共
携手，原本气相投，写作飞岁月，
共饮欢乐酒。”你唱我和别有一番
滋味。

记得退休后第二年，我收到著
名军旅作曲家唐诃老先生的青岛来
信，原来他将我登在 《上海歌词》
上的一首 《好邻居甜蜜蜜》 谱了
曲。唐诃在信上说：在一切“向钱
看”的大气候中，还有人在会社区
普通老百姓写歌，不容易啊。《好
邻居》可先在社区唱起来，还可以
修改，以群众满意为准。他的这几
句话一直激励着我：情为平民抒，
歌从心中飞。

我把写歌，视为自己静心养
生，回味人生的一种生活方式，既
欢乐了自己，也把余热奉献了社
会。从 2014 年起，我自我加压，
坚 持 每 月 写 3- 5 首 有 质 量 的 歌
词，并把所有歌词和部分谱了曲
子的创作歌曲输入自己的智能手
机。每当休闲时，特别是在回家
的路上，我就像一个战士数着自
己的子弹，检阅自己的作品。我
想，只有人生当歌的人，才会有
歌一样的人生。

老叟自有词中乐

钱 进

开学初，我前往美国宾夕法
尼亚大学交流学习，时间不长，
收获不少。

第一周的周四晚上有一场欢
迎舞会，地点就在国际生公寓二
楼大厅。音乐一响，来自其他国
家的留学生纷纷走进舞池扭动摇
摆，有几个简直是迫不及待地冲
进舞池。而我们团无论男生还是
女生，都很拘谨，只是静静地坐
着当观众，谁也不敢加入进去。
哎，刚刚经历过高考洗礼的大一
新生，没见过多少世面，手脚放
不开。后来在一个高年级中国留
学生的带领下，我们才陆续走进
舞池，跟着节奏手舞足蹈起来，
但还是有几个同学直到终场，没
有融入欢快的舞会。

国际生公寓的负责人是位大
婶，舞会结束后，她问我感觉怎
么样，我说他们 （外国留学生）
都好有天赋啊，节奏感很强，而
我不会跳舞。她立马说，不，你
会的，他们只是随意摆动。听她
这么一说，我的自卑感顿时消散
大半。是啊，不要轻易否定自
己，跳舞只是随意摆动而已，快
乐就行。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
院是世界顶尖商学院，与哈佛商
学院齐名。访学期间，学校每周
安排商学院的教授给我们开讲
座。有一次，我们在演讲厅听了
劳拉教授的讲座，主题是“像企
业家一般思考”。劳拉教授很亲
切，讲课时热情饱满。我虽然前
一天晚上作业做到很晚，但听讲
过程中始终精神振奋，一点没有
倦意。我快速地做笔记，恨不得
把她口中吐出来的每一句金玉良
言都记录下来。

劳 拉 教 授 一 共 讲 了 四 个 要
点，比如不能一下子把顾客的钱
全赚了，竭泽而渔不是长久之计
等。她还时时拿中国市场作为例
子，多次提到马云。

作为一个阅历尚浅的学生，
我总是以消费者的眼光看世界看
商品，如果换一个角度，像企业
家一般思考，看到的风景就会不
一样，商业很美，天地很广，日
常生活中处处有商机。

Renaldo 老师是黑人，他给
我们上课的时候，常常跟大家
分 享 美 国 文 化 。 有 一 节 课 上 ，
Renaldo 说，美国人很喜欢穿板

鞋，有独特的板鞋文化。板鞋源
自于滑板运动，它是平底的，便
于让脚完全平贴在滑板上，而且有
防震的功能。滑板运动横冲直撞，
带有危险性和破坏性，所以在几十
年前，美国的正统人士认为只有叛
逆青年才去玩滑板，现在这种偏见
已经没有了，伴随着滑板运动而出
现的板鞋更是风靡全球。

我小时候玩过滑板车，虽然
跟滑板是两回事，但脚下那块板
都是平的。我玩的时候，脚上穿
着皮鞋、跑步鞋或旅游鞋，根本
没想到要换专门的板鞋。听完
Renaldo 老师的课之后，我去商
场 买 了 一 双 板 鞋 ， 纯 白 色 的 。
Renaldo 第二天来上课时，一眼
就看到了我的新鞋子，说：“刚买
的吧，真是太好看啦”。他说，他
喜欢白色的小巧的鞋子。

人都是缺什么向往什么，因
为 Renaldo 是黑人，所以喜欢白
色的；因为他长得高大粗壮，所
以觉得小巧的鞋子好看。

我们在宾大的访学只有三十
天，作为一个学习周期，第四周
就是期末了，每位老师都布置了
研究性作业。Renaldo 要求我们
分组建公司或做项目，说服他这
个虚拟风险投资者。

Renaldo 启发我们说，可以
把中国的东西引到美国，也可以
把美国的东西引入中国，抑或其
他能想到的点子都可以，他要求
每个组的项目都不同。我们组经
过讨论，最终一致认为美国的餐
车对校园生活贡献巨大，若是引
入到中国，就算仅仅只是我们学
校一家，那也有不菲的收入……
虽然只是纸上粗糙地谈兵，我们
四个女生居然也热血沸腾，仿佛
方案一出，就有一大笔收入滚滚
而来。我们把餐车项目分成四个
部分来研究，我分到的任务是

“如何注册公司”。我到网上搜索
了很多资料，还向几个正在创业
的学长咨询，学长告诉我说，政
府对大学生创业是有津贴的，我
把这一点也写进报告里了。

汇报课那天，我们的演讲非
常顺利，没出什么岔子。坐在台
下的黑人老师却听得一脸疑惑，
等我讲完后，他好奇地问我：政
府真的会给大学生创业提供补助
吗？我肯定地说，是的，心里升
起一股自豪。

哈哈哈，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好吧。

宾大访学记
清 宸

小学时，老师教过我们一首日
本民歌。当时我觉得这歌太没劲，
反反复复就是那么两句旋律重复的
歌词：“樱花啊，樱花啊……”现
在回想，实在是自己音乐课没好好
听讲。这歌曲可是大名鼎鼎的《樱
花颂》，旋律婉约，歌词优美：“樱
花啊，樱花啊，暮春三月晴空里，
万里无云多明净。花朵烂漫似云
霞，花香四溢满天涯。快来呀，快
来呀，大家去看花！”小时候，我
还闹过一个关于樱花常识的笑话。
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樱花会结
果，它结出来的果子就是樱桃——
这种毫无来由的联想，不知是不是
我那贪吃的性子使然？

离我家不远的一处河畔种植了
不少樱花树。我偶尔会去那里散
步。说是“散步”，是因为不好意
思说“赏花”这么“风雅”的词。
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樱花。江畔的
樱花品种有限，更说不上名贵。我
寻来望去，发现基本上就是那种常
见的白色山樱花。花瓣不似梨花那

样纯白，也不是玉兰的乳白，但有
轻盈飘逸的纱感，微微泛着些隐约
的透明。单株的樱花，若树形优
美，也非常好看。仰头望，花朵在
湛蓝天空的映衬下，娇艳中透着素
雅。而连片的樱花开起来则是如云
如雾。大抵樱花很有些女孩子样的
任性脾气，开放起来不管不顾，形
成一派浪漫景象，显得大气、疏
狂，甚至是奢侈。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云：“生
如 夏 花 之 绚 烂 ， 死 如 秋 叶 之 静
美。”而在大和民族的老百姓们看
来，此话的前半句应修正为“生如
樱花之绚烂”。日本人喜欢樱花是
出了名的，他们对樱花的情感也到
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将樱花看
作春天的化身，认为樱花能否顺利
开放预兆着这一年可否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一旦花开繁盛，男男女
女们便会齐聚于樱花树下，放歌纵
舞，感谢神灵。很多日本女子在隆
重的场合还喜欢穿上绣有各种樱花
图案的和服。

樱花逢春而绽，花期却很短。
它在开放之日，竭尽全力释放所有

的美，而落瓣时也依然保持素洁。
这与日本人推崇的做人应追求“生
时的辉煌”和“死时的尊严”完全
一致，与日本民族的文化审美及人
生观、英雄观也非常契合。别看樱
花柔弱，它滑落枝头的那一刻，依
然会保持不错的花形，即便落下瓣
来，也不见污秽，叫人想起黛玉

《葬花辞》 中“质本洁来还洁去”
的句子。而“樱花落”这个意象在
日本的物哀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
位。花开花落本是自然现象，可樱
花的凋零别有一种感人肺腑的伤怀
——它不是被萧瑟秋风刮落的，也
不是在寒意的逼迫下陨落的。它开
在春风里，也落在春风里。确切地
说，樱花不是凋谢，而是零落。可
又不曾“零落尘泥碾作尘”。它如
粉蝶一般随风舞动，飘落地面，不
让自己的残破身影在枝头徘徊停
留。而愈是如此，它那吉光片羽般
的一生愈是能给人带来凄凉、悲
壮、缱绻之感。

这么美丽的花朵当然会和爱情
有关。记得有个动人故事叫《八重
樱下》，讲的是中国青年郑左兵和

日本少女加代在美丽的八重樱下互
生情愫。1936 年，随着大批在日
华人的返国，郑左兵也离开了日
本，一走就是 49 年。近半个世纪
中，左兵经历了流亡、工作、娶
妻、生子、丧父、解放、大跃进、
当右派、平反、添孙、丧妻这一系
列的人世变故，但他从未忘记少女
加代。他努力和加代取得了联系，
并希望两人能在昔年那株八重樱下
重逢。但加代回答：“我实在不愿毁
去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你在那棵
樱树下等我，我会从你身旁走过，请
别认出我……”后来，左兵就站在了
落花如雨的樱花树下，将自己准备
的 49朵红玫瑰，分给每一个走过樱
花树的老妇人，却终不知哪一位才
是自己心目中永恒的加代。

日本人喜欢樱花，是民族传
统。中国人喜欢樱花，则是审美趋
同。众人皆知周总理喜欢海棠，西
花厅外植满了明媚动人，楚楚有致
的海棠花。其实总理还喜欢樱花。
因日理万机而很少进行诗词创作的
他见了樱花，也会小小文艺一把，
写下“樱花红陌上，杨柳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的句
子。诗句简单，意象却丰富，陌上
池边，樱红柳绿，燕子南回，相思
婉转……

应该说：樱花是幸运的，因为
春花落时，春景还在。樱花的一生
都被包裹在这个最美季节之中，纷
纷扬扬，弥天的烂漫，如诗亦如
画。

樱花缤纷

明明老师：您好！
今日春分，不知在天堂的您是

否也听到了滚滚春雷？这雷声惊醒
了我的梦，让我久久不能入眠。

一晃，您离开我们已经八月有
余，时间过得实在太快。请原谅我
一直没有去看您，可我又觉得天天
在看您。

您送的瑞香长得极好，花期真
长，记不清开了多久，现在快谢了。
我喜欢弯下腰，闭上眼，任香味侵
入肺腑，似乎整个人都变得通透轻
盈。舍不得花瓣直接凋地上，就把
它们收集起来，漂在露台上那只小
小的青石水缸里，有一种别样的凄
美。

绣球从您家搬来后，我已修剪
过两次。父亲说，该换花盆了。可我
总是迟疑，怕换了盆，就会陌生了
模样。那盆兰花已经开过一次，期
待今年又能给我带来惊喜。对它
们，我也没有刻意去呵护，因为您
曾是花的主人，花必定也浸染了您
的气质。一个历经风霜雪雨的生
命，即使死亡，也会留给尘世最灿
烂的背影。

衣橱里，有您给我做的布裙，
我很喜欢穿。不过，有一条厚裙子，
我嫌它样式难看，一次都没有穿
过。此刻抚摸着它，想象您亲手缝
制的样子，心里是满满的歉意。这
几条裙子我会好好收着，上面还残
留你手指的温度，只是一想起，眼
眶就不由自主地湿润起来。

我知道，您是喜欢我的，但同
时又对我思想深度不够感到遗憾，
批评我只会写风花雪月的文章。而
在我眼里，您这位热心公益的老太
太，人老心不老，忧国忧民，很是激
进。我以为，写作者千千万，有人写
鸿篇巨制，有人写小花小草，有人
用犀利的笔触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有人用柔软的心赞美光明，找到最
适合的表达方式就好。我愿自己的
文字是一缕光，哪怕微弱，也能给
人以希望和美好。

其实，这是个性的差异，我理
解您。所以每次看到您对我一副恨
铁不成钢的样子，我就会嬉笑着检
讨，却又从不改正。只是，现在想听
您的唠叨，再也没有了机会。

去您家聚会是件很开心的事。
您一生未婚，就把我们这些小辈当
成自己的孩子。每次去，喝茶还是
喝咖啡随意，一坐就是半日。有时
候大家在一起喝酒，借酒兴感慨世
间万象，一直到华灯初上，才意犹
未尽告辞。

我特爱您种满花草的小院子，
那一墙金银花开的时候，连风都是
香的。您见我喜欢，特意扦插了好
几盆，成活后送我。现在它们都好
好地在露台上枝茂叶盛，不让我的
期待落空。

自您走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中
山公园。秋天，怕看到一树树枫叶，
红得令人心悸。冬季，又怕那怒放
的蜡梅，让我想起和您散步的情
景。可事实上，无论去或不去，记忆
中那些与您共度的点滴时光总会
一次次在不经意中浮现脑海，在阴
雨天隐痛。

我一次次问自己，您走了吗？
为何感觉上您一直都在，每天忙着
做公益、读书、写作、旅行？

仰首，云告诉我，您正游走天
堂。

低下头，花说，您一直都在。
是的，我相信，您的身影虽已

远去，但精神一直都在！
明明老师，愿您在那个繁花似

锦的世界一切安好！
天涯

2017年3月20日

一封寄往天堂的信

樱花雨 周建平 摄


